【漫谈党文化】
————新唐人电视台《侃侃而谈》节目
	第六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明慧网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一日】

方菲：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侃侃而谈节目，那么在这一次的漫谈党文化节目中呢，我们又请了杨景端先生，跟我们继续谈一下党文化的现象。 

金然：上一次我们谈到郭沫若--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那这一回呢我们还要谈一个相关的党文化现象，我们还是先看一个场景。 

========== 

开场：家中 

分镜头： 

1 男子A走进房里
2 男子B：上回，我给你推荐了郭沫若，郭老作为研究对象，怎么样我看你最近没动静了。
3 男子A：爸，还说呢，我越查资料越不对劲儿，那郭沫若早年还算才华横溢，到后期简直就是共产党的御用文人。 

4 男子B：乱讲！什么叫御用文人，你爸我就是跟着共产党的，有什么不好？现在过得不是挺好的吗？ 

5 男子A：爸，你忘了，共产党当年怎么折腾您的了？光牛棚就住了三年多，饿得您跑到山上去挖野菜吃，后来又当反革命又关两年多。 

6 男子B：哎，你还真别说，从狱里出来以后啊，我还真的感激共产党啊，我党伟大就伟大在，它每次犯错误它都能自己改正错误，勇于承认错误，再说呢，你妈打你打错了，你还能跟你妈计较吗？哼。 

========== 

金然：这个场景中的老年人到让我们想起一个人叫做“曲啸”，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人，他是被打了二十年的右派，然后吃了很多苦，可是出来以后他到全国各地去演讲，而且是讲：我出来以后啊， 我对共产党更热爱了。而且他当时讲的时候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这种感觉。 

方菲：哎呀，我觉得挺难理解的，就是在中国这个社会中，很多，普遍的吧，因为共产党一次运动接一次运动，很多在运动中受过迫害的人，出来还很感激涕零，至少他不仇恨共产党，觉得共产党是好的，杨景端先生你怎么理解这个现象。 

杨先生：其实啊，我有个朋友的爸爸妈妈过去家里的家产是被共产党没收了，那么最近他听说我有个朋友练法轮功啊，对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的政策不满啊，他就说：唉，你不能对共产党不满喔，共产党给了我们饭吃啊…所以的确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么我今天要讲的现象呢，实际上它还有个名字，名字叫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个洋名字。 

那么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它是在七十年代吧，是在斯德哥尔摩有一家银行，这家银行突然闯进来一群绑匪，绑匪进来以后首先就拿着机关枪啊对着银行一阵狂扫滥射，最后绑架了行里的店员，押在地下室。那么这当中经过了六天的时间，那警察要出来营救他们，结果他们拒绝警察的营救，他们认为警察是来害他们的，而这些个绑匪是在保护他们，最后好不容易把他们营救出来以后呢，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首先这些人拒绝在法庭上作证说这个绑匪有罪，反而说这些人都是好人，其中一个女士还和其中一个绑匪订了婚，另外一个女士呢，组织了个基金会到处筹措资金来为这些绑匪辩护，这个现象发生了以后呢，实质上很特别吧，就管它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环境下产生的一种心理变态的情形。 

金然：那您刚才提到这是个洋名字，而且这个事件也是在国外发生，怎么就这么一个现象拿来对照我们中国这个文化界啊？中国的社会现象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 

杨先生：那么你如果对照中国大陆的话你会发现，这共产党在它执政的五十年当中杀害了八千万的同胞。确实很多很多的中国大陆的各界人士都有，对共产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情，是吧，你要是到海外来批评共产党啊，他就认为你不爱国他就认为家丑不可外扬，他们把共产党当成家人，他把共产党比做母亲，其实呢，你仔细想想母亲跟孩子是一种天然的关系，而共产党跟我们根本没有这种关系，是吧，它竟然能让我们都相信它是我们的亲人、它是我们的家人，是吧，这个是在中国的一个特殊的表现，中国的老百姓对共产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情，包括被共产党迫害的人甚至流亡的人，他看见共产党的时候还是有一种情感在，这个是非常类似的现象。 

方菲：那说到这儿，杨先生我想我们先退一步，我在想问一问从心理学的角度，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种心理的形成，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杨先生：其实啊它是来源于人最基本最基本的本能，人的基本本能就是要生存，它是求生的欲望，所以人在那种情况下，他觉得生命可以随时失去的话，那是非常害怕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强烈的求生的本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几个绑匪呢，还没杀他们，这对他们来讲已经是感激涕零了，那到这时候呢绑匪还给他们一些水喝，还说了不少好话，这个时候他的这个心理就完全倾斜了，认为这是一帮好人，一个条件就是他必须在强烈的求生的欲望下，也就是说绑匪要对生命构成确实的威胁？第二个呢就是他要给他施以小惠，给他点好处，让他这个时候不但没有被杀死，而且还有水喝有饭吃，那他的心理就完全倾斜了？第三呢，就是说在这几天当中他和外界完全隔绝了，所以他的思想他的认识都被绑匪灌输给他的。最后一个条件是什么呢，除此之外他也没有别的选择，因为他被困在这里面他感到非常绝望，就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啊就产生了。 

方菲：其实这种综合症是对绑匪一种感激，或者甚至是依赖啊，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没有想过你凭什么要来绑架我，你凭什么要来杀我？有没有这种想法。 

杨先生：那个时候他这个问题是想都不敢想的问题，是吧，因为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综合症是发生在心理上发生这种变化，他程度上是潜意识的，已经不在他思维？围之内了，从另一个角度讲呢，他是想都不敢想的问题，问也不敢问的问题，是吧，因为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求生，我觉得这个你如果对照中国大陆这段时间的话，我个人觉得中共它非常能够掌握人的心态和他的弱点，所以呢他从建政开始有权力开始以来，包括“延安整风”啊，包括各种各样的内部的外部的一些运动啊，它都是这个办法，一呢就是让你感觉到它会毫不犹豫的对你开枪，杀你，第二呢，因为他掌握了所有的国家机器这个生活资源、生产资料，它会给你小恩小惠，我会觉得我的工作是党给的，我的房子是党给的，是吧，我上大学的机会是党给的，我受的教育是党给的，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是吧，你这时候大家互相比啊，谁是晋级啊谁涨工资啊，一切都是党的恩惠嘛。 

金然：你说到这我有一个很好笑的例子，你像在美国这儿没有人说我上大学了，我要感谢民主党或是共和党，也没有人说我开了一个买卖或说我在一个公司提级了，是谁谁谁给我的恩惠… 

方菲：你可以一边骂布什你一边拥有你的一切，这完全不矛盾。 

杨先生：是这样，因为这个社会已经被设计成那个样子了，所以，第一呢它认为它控制你的生命，你的生存权，所以中共说人的最大的人权是生存权，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我觉得它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感觉有人拿着枪顶着我的脑袋，对我说：人的最大的权利是生存权。我会一直点头： 

“没错，是生存权”。 

金然：我看到有一个资料上提到，我觉得很有意思那时候还没有我，五十年代的时候，毛泽东曾经说把不听话的知识份子啊，把他分配到农村去，然后不发给他的粮票，是叫粮票吧？ 

杨先生：对啊。 

金然：对，这个我就看着很有意思，就是说我断了你口粮了。 

方菲：你要不听我的话。 

金然，对，你要不听我的话。 

杨先生：所以它这个就是说，它对你让你感觉到一种惩罚，或是小恩小惠的一种东西，就是一个手段：一个是奖一个是罚。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刚才讲过，它必须要控制你的思想，让你不能够接收到外界的信息，所以呢在过去，为什么中国它封闭了几十年嘛，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相信，世界上的人三分之二的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台湾同胞啊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美国人啊穷人一大堆啊，什么都等着我们去解放，是吧？它这时候它就要把你的信息给封闭了。当然现在是比较困难啦，是吧，因为有互联网啊，所以他现在还是同样的方法但是手法比较细腻一些，中国它也建造互联网的网站，表面上让你看到这是一个公共网站，但实际上是它要给你灌输的东西，外面它就封一些它控制不了的网站等等吧，那么这些东西呢它都还是同样的手法，包括让一部份人富起来，它还是让很多人感到一种恩惠嘛，我记得上次有人在看到唐人街上游行的时候就说，你们还骂共产党，没有共产党你能出国吗，我当时就听到有人说，没有共产党我用得着出国吗？（笑） 

金然：有时候，一个问题，你换一个角度想，你就可能把很多事情都想通了。 

方菲：确实是这样，那另外就是刚才您提到不是说所有人都得“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杨先生：我觉得有两类人他是不容易得这个综合症，一类人他身上的确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的精神，就是说“士可杀不可辱”，那么作为一个知识份子，做一个文化人来说他是有责任感的，他是要对民众对国家对民族的未来有责任的，所以这些人呢他不会因为你是皇帝，他就不会告诉你你犯的错误，是吧，他就不会去阿谀奉承，中国传统文化讲：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贫贱不移。那么这类人在任何情况下有一个原则和操守，他情愿以死相谏，那么他也不会放弃这个原则，所以我觉得是这样一个人呢他是不容易得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第二类的人就是他对生命的意义和看法不一样的人，也就是说信神的人，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们是相信佛道神 的，相信人的生命嘛他不是一个肉身，也不是说把你杀了你就没有了，而是生命他有轮回的，灵魂的不灭是最重要的，许多传统小说中说：你杀了我，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是吧，他有这种观念。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把道德把原则呢看得比自己的肉身都重要，所以这也就是我理解啊在现在中国社会，真正敢与共产党说不的人啊，都是一群非常有信仰的人，无论是维权人士，还是家庭教会的基督徒，表现特别突出的有法轮功学员。所以老子说：民不畏死，何以以死惧之。所以他不怕死，你这个对他来说呢，你这一切都不起作用。 

金然：那么您认为如果说这个社会很大一部份人他有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表现，而且还一直这样的话，对社会及整个人群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杨先生：比如说，我们在精神病学上有个叫创伤应急后综合症，那么这综合症的一些现象是什么呢，比如说他受伤了以后他就不愿意再回忆，很痛苦嘛，所以呢他就要回避任何引起他回忆的东西，所以他在表现上比较回避，很多知识份子？作家来说，唉，你不让我写这个话题，我就不写这话题，他就绕过去？还有一种现象就是麻木，因为人啊，说实在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很有良知的很有善心的，那么他看到不好的事情的话，他会感到痛苦，那么中国发生这个痛苦的事情太多了，太多了，所以人为了一种平衡的心理保护啊，他就必须变得很麻木，所以你再跟我讲有多少人被迫害死了，“多少人”在他只是一个数字了。 

金然：所以说这是一个病症，是一个症状，而且是一个整个社会的症状。好，感谢各位，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次节目时间再见了。 

方菲：再见。


声明退党、退团、退队的方法
鉴于大陆的特殊情况，从中国大陆退党退团退队的人士，用笔名、小名、化名一样有效。

方法一：退党网站 通过突破网络封锁软件或动态网登陆退党网站即可填表声明退党：http://tuidang.dajiyuan.com（注：动态网最新网址：https://w8.nodns.ws/） 

方法二：电子邮件

用国外邮箱给下列退党信箱发声明退党的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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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epochtimes.com 或tdsc01@epochtimes.com

方法三：电话传真

退党传真  001-702-2480599或001-510-3720176

001-909-5839879或001-617-9410644
退党电话  001-416-3619895或 001-702-8731734 

001-702-8731734 或 001-514-3421023  （注：在中国大陆为保证安全，请用能打国际长途的ip电话卡或200卡在公用电话上拨打）

方法四：公开张贴

暂无上网渠道者可将退党声明张贴到公共场所，先起到公开表明心意的作用，以后找机会再上网。

方法五：利用出国的机会，将三退名单在国外通过上述方式发出或者交给退党服务中心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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